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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成了号令各路大军的一面旗子

自三下江南开始，各部行军休息第一件
事是架设电台，报告所在位置。团报师，师报
军（纵队），军（纵队）再报兵团、总部。这回开
机就听到军里焦灼万分的呼叫，在依然很热
的湘南 !"月的中午，“丁大胆”也不由得惊
出些微冷汗。得知情势突变后的第一个命
令，是各团和师直属队立即抢占附近的制高
点，并派出侦察、警戒，监视敌人，严防不测。

战前动员，丁盛讲要准备两面作战、三
面受敌，随时准备打硬仗、恶仗，因为我们是
尖刀师。没想到这一刀捅得这么深远，中路
军各部都接到命令，在衡宝公路以北停止待
命了，唯独 !#$师依然依照原计划且动作神
速地挺进。

孤悬敌后，四面受敌，随时可能发生不
测，而机会也正孕育在这种险境之中———这
当然是不用林彪提醒的。
“你们暂时归我们直接指挥，望告电台

特别注意联络我们”———林彪在东北就常来
这一手“越级指挥”，有时甚至直接指挥到团。
一封电报，拿到译电员那儿变成密码发出去，
那边收到再译成汉字，需要一两个小时。如
果先兵团再军再师地一层层接力，到具体实
施者那儿，半天就过去了，在这期间战场会发
生多少变化？而各师团都希望能越级指挥到
自己头上———那就说明你已经处于一种举
足轻重，甚至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位置上，那是
比战前争个主攻师团更难得、更荣耀的呀。

四野南下过江后，林彪一心要与白崇禧
决一雌雄，这个“小诸葛”连让三省，就是一
个跑。宜沙战役，湘赣战役，两路大军一路拿
下 #%个市县，就是跟着“小诸葛”的屁股捡
些空城。“小诸葛”知道自己本钱不多，不跟
你正面接触、硬打，一路退得有条不紊，透着
杀机。看到哪支部队突出了，就寻机吃掉你。
在青树坪，&%军还真就让他咬了一口。毛泽
东说“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
军阀”，“小诸葛”绝非浪得虚名。

而这一刻，!#$师突然从深远的敌后冒

出来，一个完全偶然的机会出现了，无
论白崇禧想不想打都不得不打了。

当林彪把 !#$师这枚棋子直接抓
到手里时，在衡宝大战的一盘棋中，
!#$师就成了号令各路大军的一面旗
子了。只是林彪再手疾眼快、足智多

谋，还得看当年的旗官能否擎住这面旗子。
'日晨，天蒙蒙亮，部队吃罢早饭，集合

队伍正待出发，突然从孙家湾 &"$团住地传
来激烈的枪炮声。

这时，敌人已经发现插到身后的这支部
队，而这时机会对于对弈的双方都是平等
的。!#$师在给白崇禧造成极大的威胁的同
时，也给他提供了吃掉这支部队的机会，而
且此前他也一直在寻求这样的机会。

上来的是 (军的 !个营。丁盛命令 &"$

团不得恋战，一个反击压下去，将敌人撵出几
里地，继续赶路，奔洪桥。丁盛让参谋长刘江
亭带 &"#团，在左侧山里行进，他和韦祖珍率
主力沿另一山路前进。南方山路容不下两人
并行，一个师一路纵队拖出 !"多里，从灵官
殿到洪桥近百里，一旦被腰击，将首尾难顾。
两路行进，可加快速度，又能互相依托、掩护，
一路受阻，另一路仍能前进。更重要的是还
能起疑兵作用。当时四野各军师都有代号，
!#$师叫“模”字部队，敌人认为是林彪的模
范部队过来了。一打起来，这边响枪，那边开
炮，不知道共产党过来多少部队，就有些蒙。

先是左路打响，接着右路前方也出现敌
人。( 军 !(! 师、!() 师，&* 军 !#* 师、!('
师，全是桂系主力，正向 !#$师扑来，恨不能
将这个心腹之患一口吞掉。

这时，林彪来电，说你们处境困难，洪桥
去不了了，可自己选择道路向西走，占领有利
地势阻击敌人，我们已令西面部队向你靠拢。
丁盛下令，向西奔黄土铺。
*日下午赶到严家庙时，前面一道山梁

上，约一个营的敌人挥锹抡镐正在构筑工
事。新翻的湿漉漉的红土，在满眼绿色中格
外醒目。前卫团请示打不打，丁盛上去看了
看，吐出两个字：不打。

前卫变后队，绕过山梁上的敌人，由严
家庙向西南翻一座大山，经由界岭至鹿门前
的峡谷进至鹿门前，发现村前东北侧高地上，
又有约 !个营敌人在抢筑工事。丁盛决定天
黑后发起攻击，由 &"$团消灭这股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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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怎么会忽然想起要跳槽了

拉拉说：“你在 +,待得好好的，怎么会
忽然想起要跳槽了？”陈丰说得挺直接：“因
为我还想发展。”

拉拉点点头：不满足地追问了一句：“就
因为这个？”陈丰解释说：“这是主要的。+,的
情况你都了解，我继续待下去，估计现在的职
位已经是到头了，有时候想一想，还
是不太甘心吧。当然，还有些别的利
益，回到广州，对家庭也更好。”
陈丰这么说，拉拉就基本明白

他的心思了，他是因为老猎跟他说
了接班人计划，冲着副总来的。拉
拉婉转提提醒陈丰说：“我有一点
个人的体会，不见得对，说出来跟
你分享，所有的跳槽，前面都会有
一个大坑等着你跳下去填。”
陈丰马上说：“这个当然，不然

人家要你来干吗。”
拉拉眨了眨眼，说：“实话实

说，作为 -.，我巴不得你能马上
来 /-，我自己能完成任务，又给公
司招来个人才。不过，毕竟你现在
已经做到这么高的职位了，好歹有
八十来万年薪，所以跳槽的事情，你可一定
要慎重考虑。”

陈丰听出拉拉有点不放心，说：“拉拉，你
了解我的性格，对我个人来说，这是大事，如果
没有考虑好，我不会贸然出来面试。”拉拉说：
“嗯，万一……陈丰，我是想说，跳槽的时候当
然会有乐观的预期，也要做好悲观的打算。”

陈丰笑了笑，诚恳地说：“拉拉，我在外
企也这么些年了，要是还有什么估计不足
的，那只能怪自己了。这个世界，总是适者生
存的。如果轻易放过这个机会，我反而会觉
得遗憾。”

陈丰等于把话都说透了，拉拉这才稍感
踏实，再想想，他还未必能过何查理那一关。拉
拉就告诉陈丰这个职位已经招了五个多月
了，一直没能招到让领导们满意的人。陈丰说，
猎头跟他说过这一点，仍然很平和的样子。

销售队伍拆分的事情，一直是易志坚在
协助何查理筹划。五月中旬，何查理在销售
市场的总监会上要求一周内把拆分方案最
后敲定，易志坚就猜到是新总监已经签了
0112.。

易志坚是何查理的得力干将，一般有什
么机密大事，何查理多多少少都会和他通通
气，可这次他从何查理那里完全得不到一点
新人的具体信息，他不由得有些失落。他又
拐弯抹角地问了拉拉两次，拉拉只是装傻充
愣，易志坚心里有点酸。

越是问不出新人的背景，易志坚心里就
越不踏实。易志坚是个很有想法的人，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 /-中国的战略
地位越来越重要，他渐渐萌生了有朝
一日坐上副总宝座的强烈期望，而现
在他忽然有一种很不好的直觉，新总
监可能会导致他的雄心壮志落空。
易志坚迅速作了一个决定，在报

给何查理的拆分方案中，他作了一个
调整，把原本打算留在自己团队的曹
远征调到了新总监手下。

何查理说：“你把万方也给了新
总监？”易志坚表白说：“是呀，这次
我够大方了吧？最好的两个大区经
理都给了新总监，张寅和冯浩不能再
说我小气了。”何查理轻轻点了点易
志坚，道：“万方一季度就险些没完成
指标，我看她二季度又悬了，这样的

大区经理还能算‘最好的’吗？”易志坚有点
尴尬，辩解说：“那是属于掌控中的，暂时的，
万方到三季度就发力了，一准把前面落下的
差额给补回来。”

何查理没有理会易志坚的信誓旦旦，他
在心中权衡了一下利害关系，觉得也好，分
两个难搞的大区经理给新总监去管，才能看
出新总监有几两本事。

直到陈丰报到的当天，何查理才宣布了
对他的任命。

公告一出，不但曹远征郁闷失落，连易
志坚也很是愤懑，高级总监的“高级”二字深
深地刺痛了他的心，再一看新总监的背景介
绍，他就更恼火了。
“一个卖通信的，跑来卖化工！俗话说得

好，隔行如隔山，他凭什么‘高级’呀？就凭本
科和硕士学的是化工？还有八年前做过化
工？八年！行业每一天都在不断进步，八年不
接触一个行业，还能算懂行吗？”易志坚在心
里暗骂着。易志坚越想越咽不下这口气，起
身就往张寅办公室去了。到了那儿一看，巧
了，另一个销售总监冯浩也在。


